
想要逃离那个“家”

自阿琴 2021 年到女子监狱服

刑， 她便是监狱民警的重点关注对

象， 不仅是因为她屡屡违纪的行

为， 更是因为她曾经的经历。

根据阿琴的自述和监狱民警后

来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的信息， 阿琴

的前半生经历让人颇为唏嘘。 “60

后” 的阿琴出生在我国西南地区，

没受过什么教育， 父母也早早离

世。 阿琴早年结过婚， 但这段婚姻

并不长久， 阿琴也因此精神受创。

大约 30 岁时，阿琴跟着同乡外

出打工，没想到却被“骗”着第二次

“结婚”。说是结婚，可与第二任丈夫

并没有领取结婚证。 充满谎言和欺

骗的婚姻自然是不会幸福的， 阿琴

的第二段婚姻对她而言就是噩梦，

那个“家”带来的只有伤痛。

“阿琴自己说，结婚后，她的户

籍落到了丈夫家，在那个家里，她过

得很痛苦，因为丈夫对她很不好，老

是打她。 ” 监狱民警介绍阿琴的情

况， 阿琴表示自己一直想要逃离那

个“地方”，后来终于找到机会和儿

子离开丈夫，辗转来到上海打工。只

是阿琴没什么文化和技术， 精神状

态也并不稳定， 在上海打工的日子

里受尽白眼，过得很艰难。

因为之前的种种经历和生活压

力，阿琴的精神状态和情绪堪忧，处

事方式也很偏激。 2021 年，因为与

邻居发生矛盾纠纷， 阿琴居然选择

放火泄愤。经综合考量阿琴的行为、

精神状态及危害后果等因素， 法院

判处阿琴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

她竟然不想离开监狱？

对于阿琴初到监狱时的服刑表

现， 监狱民警是用“差” 来评价

的。 半年内， 阿琴多次与他人发生

肢体冲突， 甚至企图通过“绝食”

来自伤自残， 狱内危险性评估结果

显示阿琴的“自杀” 和“暴力倾

向” 均为“高度”。 同时， 阿琴经

精神卫生中心诊断患有抑郁、 偏

执、 人格障碍。 而阿琴虽然有儿

子， 但仅在服刑初期收到过儿子的

一封信， 此后便音信全无。 阿琴几

乎成了“孤家寡人”。

面对这样一个无有效联系人，

同时情绪状态不稳定的服刑人员，

监狱民警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开展工作。 对于阿琴认知有限， 根

本没有法律常识的情况， 监狱民警

以多种形式教她识文写字， 开展普

法宣传教育， 也通过个别谈话建立

信任关系， 让阿琴从抗拒到愿意接

受监狱民警的教育和帮助。 同时，

针对阿琴的病情， 监狱民警定期安

排她到监狱总医院和精卫中心就诊

……真心是能够换来真心的， 两年

多的时间里， 阿琴逐渐在监狱民警

的引导帮助下， 从一个抗拒改造、

表现消极、 问题多多的服刑人员变

得遵规守纪、 表现平稳。

然而， 随着阿琴刑满释放日期

的临近， 她的情绪又产生了波动，

甚至流露出“不想离开监狱” 的念

头。 对阿琴来说， 严肃又不失柔情

的监狱民警是她接触过的人中难得

带给她安全感， 少数真心帮助她、

希望她重新过上正常生活的“好

人”。 但纪律严明、 铁窗高墙的监

狱毕竟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 而且

阿琴曾经是如此抗拒服刑、 厌恶服

刑生活， 如今又是什么让她产生宁

愿放弃自由也要留下的想法？

基于之前的良好工作基础， 监

狱民警很快就找到了答案。

“等我回去也快六十了， 儿子

不要我，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不想

回去被那个人打了。” 阿琴哭着向

监狱民警倾诉。

既怕回去没人要， 又怕回去被

人打。原来，长期得不到亲情关怀的

阿琴是看不到未来生活的希望了。

总是无人接听的电话

“阿琴的儿子的确很久没有联

系过她， 不来接见也没有书信。”

监狱民警回忆， 因为阿琴的特殊情

况， 所以在她服刑之初， 监狱民警

就特别留意了她的家属关系。 在发

现阿琴的儿子鲜少联系母亲时， 监

狱民警便尝试主动联系， “我们发

现他不回阿琴写的信， 于是就尝试

电话联系他， 但是他从来不接听，

后来还把号码注销了。”

2021 年年底， 阿琴的儿子突

然给阿琴汇了一笔钱， 监狱民警立

刻循着汇款单上的信息再次尝试联

系， 但数月过去依然没有得到任何

回复。 其间， 监狱综治办民警联系

阿琴的户籍所在地核实了阿琴被家

暴的情况， 并希望得到地区支持共

同找寻阿琴的儿子。 可由于阿琴的

儿子早已不在当地居住， 因此没有

得到有效信息。

2022 年 10 月， 在监狱民警持续

努力下终于第一次打通了阿琴儿子的

电话， 可是得知民警的身份和来电意

图后，他的态度满是抗拒，要求监狱民

警不要再来电。此后，他的手机便一直

处于忙线状态，后来再尝试拨打，要么

无人接听，要么直接被挂断。

犯罪不仅对被害人、 社会造成危

害， 也会给家人会带来伤害和影响，

阿琴的儿子不愿原谅、 接纳母亲的心

情是可以理解的。 这也是阿琴犯罪所

要承受的后果之一。 “但无论是从社

会安全稳定的角度， 还是保护女性合

法权益的角度， 我们都不能放任这件

事不管。” 监狱民警表示。 面对阿琴

复杂的情况， 监狱民警早早将她列为

刑释衔接重点对象并制定预案， 着手

为“最后一公里” 提前清障。

在无法确定阿琴的儿子是否会改

变态度接纳阿琴的情况下， 阿琴所在

监区和监狱教育科综治条线民警联

合， 与阿琴户籍所在地有关部门反复

沟通阿琴回归后的相关工作。 当地民

警表示在阿琴刑释报到后， 会按实际

情况提供一定帮助和保护。 同时， 监

狱民警通过多方协助， 持续寻找阿琴

儿子的下落， 尽力重建阿琴的亲情支

持系统。

终于等来他的消息

2023 年下半年， 阿琴的“何去

何从” 被作为重点问题接力交接到六

监区民警手中。 “新航临释回归团

队” 的民警尝试与相关派出民警联

系， 到阿琴儿子的住处探访。 可居委

反映已有几个月没见到了阿琴的儿子

了。 无奈之下， 监狱民警尝试以短信

方式， 将阿琴的释放时间等信息和赡

养义务等法律知识告知阿琴的儿子，

并将阿琴稳定的服刑表现和对他的思

念一并转告， 希望他能考虑母亲的过

往经历以及养育之恩， 重新接纳她。

消息发出却如石沉大海。 2024

年年初， 阿琴刑满释放的前一天， 一

直没有收到阿琴儿子回复的监狱民警

还是不愿放弃， “明天阿琴就要刑满

释放了……” 民警编辑消息发给阿琴

的儿子， 还是希望他能给阿琴一个安

心温暖的生活环境， 同时也做好了如

若无回复便将阿琴送回户籍所在地的

准备。

监狱民警的心悬了一天， 终于在

快下班时收到了阿琴儿子的回复， 他

愿意到上海接阿琴， 并带她回浙江一

同生活。 “看到回复的那一刻， 我们

真的开心得欢呼起来了！” 民警由衷

希望阿琴未来生活有着。

不过， 因为担心发生变故， 民警

事先没有将此事告诉阿琴。 第二天，

重获自由的阿琴紧张忐忑地跟随民警

走到监狱大门口时， 第一眼就看到站

在门口等她的儿子。 惊讶又惊喜的阿

琴抹起了眼泪， 向民警深深鞠躬……

阿琴的故事让我想到近年来网络

上流行的一句话“Girl helps Girl”。 上

海市女子监狱作为集中关押本市成年

女犯的监管场所， 阿琴不过是其中再

普通不过的一员，有关她的教育矫治，

尤其是刑释回归原本可以不用那么

“复杂”。 可是，女子监狱民警告诉我，

阿琴无知、冲动，犯下罪行，所以必须

接受法律的惩罚。但是，她的现实困境

也的确存在。如若只关注她的罪错，而

对她回归社会后的困境视而不见，无

论对她个人还是社会整体安全稳定而

言，都可能造成“二次伤害”。“所以，无

论是从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职责出

发，还是从关怀妇女身心健康，保护妇

女合法权益的角度， 我们都要在阿琴

的刑释衔接工作中想深一点， 多做一

点。 ”女子监狱民警说。

在分析阿琴面临的问题时， 女子

监狱民警是细腻善解人意的； 在寻找

联系阿琴家属时， 她们又是倔强不轻

言放弃的。 最终， 她们为阿琴争取到

了对她而言最好的回归方式， 让她的

权益得到最大可能的保障。 “她” 力

量的光芒绽放， 让“她” 权益的保障

更为坚实。

“三八” 国际妇女节即将到来，

在妇女合法权益日益得到重视的今

天， 要向所有为维护妇女权益而默默

努力的人们致敬。 愿你们继续闪耀，

照亮更多人的未来。

□ 记者 徐荔

“回家”， 对许多人来说一个温暖的词， 对服

刑人员来说更是意味着希望。 但在阿琴 （化名）

看来， “家” 却曾是带给她无尽恐惧和伤害的地

方， 她拼了命地想要逃离。 在上海市女子监狱服

刑的她在刑满释放前心里充满的不是即将重获自

由的喜悦， 而是与唯一的儿子失联、 不知该去向

何处的焦虑和恐惧， 甚至想要继续留在这个她曾

经无比抗拒的大墙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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